刘韵洁：我不敢老得太早

【宣传带】

【录音】

创新需要情怀，朝思暮想的那种热爱。

【记者】

当刘韵洁院士对我反复提及情怀与热爱时，我始终不觉得是在和一位80岁的老人对话。有人称他为中国信息通信网的开拓者，是互联网科技浪潮中的“挖沙人”。

【录音】

那是在沙里面的，你得去挖呀。

【记者】

他也是团队成员口中的“老青年”“追梦人”。

【录音】

晚上九十点钟，院士吃完药之后，继续跟我们讨论问题。

【录音】

这是一个“老青年”。

【记者】

就在大约四个月前，我采访了刘韵洁院士。那是7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紫金山实验室，详细向刘韵洁了解推进重大科技任务攻关等情况。于刘韵洁而言，这是时隔九年后，他终于可以向总书记交“作业”了。

【录音】

 “作业”我没有完成好，我不敢老得太早。

【记者】

最近刘韵洁入选2023年江苏省“最美科技工作者”。

【现场声】

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决定，授予刘韵洁同志江苏“最美科技工作者”。

【记者】

再次与刘院士对话，我很好奇，“最美科技工作者”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作为从业十多年的媒体人，我也想向刘院士求教，如何克服内心的摇摆与困惑，将这份热爱进行到底？

《新闻深一度》特别节目，记者杨洋对话中国工程院院士、紫金山实验室主任兼首席科学家刘韵洁。

【访谈】

记者：刘院士，您感慨说终于可以向总书记交“作业”了。那么九年前总书记给您布置的是一份什么样的“作业”？您接到这个“作业”之后心情怎么样？
刘韵洁：九年前，总书记他有一个重要的嘱托，对我来讲是非常大的鼓励。新的大网操作系统能不能自主可控？网络安全问题，有办法解决没有？当时我是认真地把它当成一个总书记对我的“作业”。作为一个“学生”，要好好地去完成它，好上加好，去不断地去迭代。当时，听到总书记要来了以后非常振奋，因为以前没有机会跟总书记去汇报这个事情。好不容易这“老师”来了，把“作业”交了，这个是很振奋、很兴奋的一件事情。
记者：那么九年前其实您也已经70多岁了，当时您有没有担心过自己会不会年龄太大了，完不成这份“作业”？
刘韵洁：“作业”我没有完成好，我不敢老得太早，我认为还是可以做的。原来我十年一个规划，我现在五年一个规划。但我家里跟我说：你不能再这么拼了。其实我觉得，如果再有三五年，我会把这条路的一些坎坎坷坷，尽量地把它蹚平。所以我也是在“赛跑”，尽量用我的，现在身体还允许的情况下，多为未来网络试验，多往前推动一些进步。
记者：您一直在“赛跑”，那么，您主要是在什么样的赛道上“跑”？在重点忙什么？
刘韵洁：其实我除了技术上的一些问题以外，还有很多社会的问题需要去解决。因为这个成果最重要的，目前要落地，要为国家承担艰巨的使命。比如我们国家的算力网“东数西算”，是需要重大的基础设施来支持的。谁来担当这个任务？就是大科学装置，就是国家的网络的“高铁”，需要这个新的基础设施。这个技术已经解决了，但是如果你不把它当成国家的“高铁”的这个职能，对国家“东数西算”是一个重大的一个障碍吧。
记者：关于这个未来网络，您把它形容为互联网的“高铁”和“高速公路”，这个我们怎么来理解？
刘韵洁：比方说你传一个“东数西算”，传一个文件，用普通的网，你要36个小时，我这个网1个小时就传过去了，不拥堵、不丢包，就是等于是“高铁”。就“普通马路”和“高铁”的比较。

从跟着跑，到并着跑，再到现在部分领着跑，写“作业”的过程，就是不断爬坡的过程。
这让我想到紫金山实验室未来网络演示中心入口处的巧妙设计，是一个向上的坡道。坡道的顶部是“未来网络”四个字，这似乎在告诉走进演示中心的每一个人，只有不断爬坡、不断攀登，才能走向未来网络。
【压混】
【现场声】我现在宣布：全球首个骨干网级可编程的交换设备操作系统正式发布。

【现场声】全球首个广域确定性网络重大成果正式发布。
【现场声】行业首个智驱网络安全架构大网5Tb的DDos攻击能力重要成果正式发布。  

近些年，刘韵洁院士会代表紫金山实验室对外发布重大科研成果，这是几场发布会的现场录音。2011年，刘韵洁牵头成立江苏省未来网络创新研究院，以“十年磨一剑”的坚持开拓未来网络。2018年，75岁的刘韵洁牵头创建紫金山实验室，致力于关键技术突破和转化。
多年来的锲而不舍、脚踏实地，让勇攀科技高峰的“作业本”越写越厚。四个月前，刘韵洁向总书记交上了这样一份“作业”。
刘韵洁：有三个大的突破。我们在新的互联网的架构方面提出一个新的架构，这个对我们实体经济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突破。我们在全国38个城市已经开通了确定性网络，对我们国家的数字经济的发展就打下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大网操作系统能不能自立自强、自主可控？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圆满地解决。上次2014年，他提出这个嘱托的时候，我们还只是能表决心，现在我们把这样一个大网操作系统，在全国400多个城市1100个节点的一个大的运营商的网络上成功运行了五年以上。
未来网络最大的特点是“确定性”“可定制”，在实体经济领域，如远程操控、算力网及人工智能大模型等典型场景，都需要网络的确定性，网络信息技术日益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先导力量。
勇闯“无人区”，敢破“天花板”，如今80岁的刘韵洁依然忙忙碌碌。回首过往，刘韵洁进入网络领域，是源于他自己的一次主动选择。
【访谈】
    记者：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您已经是计算机行业的知名的技术专家了。但是当时您主动转入了不被大家重视的信息网络领域，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大胆的决定？
刘韵洁：这个就是需求趋向。因为这个一开始，我们国家引进了好多国外的大型计算机，这些大型计算机实际上都是一些孤岛，它没有联网，这些计算机都有联网需求，怎么解决这个需求？你是讲英文，他是讲法文，他讲西班牙文，联不起网，这肯定就是有这个需求啊，大家没有意识到。
记者：各干各的。

刘韵洁：各干各的。但我就把它解决了这个问题，怎么把异构的网“连”成互联网，然后这就是互联网的雏形嘛。

把语言不同、通信协议不同且不公开的计算机，联网在一起，当时看似异想天开的事，刘韵洁硬是把它变为了现实。这个“更大规模的全国网络”，就是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也就是我们现在使用的互联网。不过，刘韵洁又发现，当时的互联网全是英文网站，而且资费昂贵。外国专家的一句“中国的网页上什么内容也没有”，刺痛了刘韵洁的心。
【访谈】
刘韵洁：就原来互联网，就没有中文这个概念。他这个话表面挺客气，那个意思是，你中文没有，什么内容都没有，你爱接就接，不爱接就拉倒，你不要跟我互联互通。所以就刺激我，把中文内容发动起来，这是我推动的，但这个事情不是我一个人，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记者：那当时您的这个自尊心被刺痛了之后，您和您志同道合的队友们一起花了多长的时间，从没有中文的这个网络变成了有中文的网络？

刘韵洁：那就是需要两三年，慢慢培养壮大的。

有了成功建立公用互联网的经验，刘韵洁被调到中国联通。当时，中国联通的网络几乎是一张白纸。这次，刘韵洁没有照搬原来，而是选择了“多网合一”这个新挑战。
【访谈】
刘韵洁：不能走这条老路。你要建那么多网，起码三五年，黄花菜都凉了。另外就是要花很多钱，一个网一个网建要花多少钱？就是唯一我走的一条路，能不能就建一个网，能够提供所有的业务，互联网的业务、电话的业务、宽带的业务……这些网都能提供，能不能建？没有做先例，没有路可走，所以就走了一条建一个统一网络平台。我后面为什么在未来网络能够做成功？我也是在联通做的基础。

    记者：院士刚才您提到了这个未来网络，又是您的一次主动的选择，来南京开拓未来网络。那么这个一次又一次“破圈”，这样的前瞻和远见是从何而来的？
刘韵洁：因为我一辈子就是研究网络，对我来讲不是一个问题。我当时就是判断，互联网早晚有一天要变革，因为我知道它们是怎么设计的，有一些问题它是克服不了的，我就在变革的时候做好准备。如果不做好准备，变革完了以后还是美国在引领。我希望在变革的时候，中国能够引领，要有中国的解决方案。
记者：那我们当时抓到了这个先机吗？
    刘韵洁：就是我就2007年就成立三个团队就在干这个事儿啊。
    记者：您在干这个事儿的时候，世界层面上还有没有其他的团队（在做）？
    刘韵洁：有理念，没有干。未来网络这个理念是全球的一个理念，包括我。未来网络是2005年前后提出的，这不是中国一家。但是当时只有想法，没有动作，我是有动作，我就组织团队做这件事儿。
    记者：那么当其他人还停留在这个理念层面的时候，您已经开始干了，所以这个就是帮助中国在这个领域上抢占了先机。
刘韵洁：对，手机操作系统、电脑操作系统中国做不出来？做得出来！为什么不成功呢？就是这个生态人家已经占了，成千上万个企业都跟着你这个生态，你做得再好，没人跟你玩，你形不成一个生态，所以你就成功不了。

我们这个操作系统为什么好在什么地方？我们是“笨鸟先飞”，我们提前做出来，已经形成生态了，这个我觉得就打下一个基础。
记者：身处互联网的下半场，勇攀科技高峰的“作业”我们会怎么做下去，未来网络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刘韵洁：我认为现在未来网络这一块，我们叫服务定制网络，就是用户需要什么样的网络，我就能够给他提供什么样的服务，这是现在做的。

记者：量身定制。

刘韵洁：量身定制。下一步我叫服务生成网络，就是基于AI的理念，把网络提升到进一步智能化。什么叫生成网络？就是大模型的理念，它有自我学习的能力，它就自己能够根据意图，需要什么网络就做成什么网络。就是又上一个更大的台阶，全球肯定要走这条技术路径，中国也要走在前面。

记者：就是根据产业的需求，然后网络可以去自动地去应变它的需求。
刘韵洁：对，比如自动驾驶，大家都在提这些理念，但是最重要，你要有本事把它实现，这个是很困难。我现在已经在组织力量，在往这个智能化这个方向去发展。就这些事情你不做，你不要觉得我现在已经领先了。就像接力棒赛跑一样，你跑慢了以后，下一个接力棒，马上就别人超过你。
记者：一直是一个紧绷的状态。
刘韵洁：对，一直是一个紧绷的状态。这个创新，没有说一劳永逸的。

创新，从来不是坦途，也没有固定的路，方向要自己选。一旦认定方向了，就别动摇，沉下心来，浪中“淘沙”。这是出生在山东烟台，在海边长大的刘韵洁一直坚守的“挖沙”理念。
【访谈】
   刘韵洁：创新呢表面去解决那些问题呀，动不了根本。这个就比喻是挖沙一样，你表面解决问题，把表面的困难解决了，但是不解决根本性问题。解决根本性问题要从顶层设计去解决。最难的是什么？当大家都没有路的时候，你敢不敢走出自己一条新路？能不能走成功？因为新的技术路径是别人没走的路啊，不是说你提个技术路径就现成就可以走到头，这需要克服一系列的问题，大网操作系统、确定性网络、多云的问题、安全的问题……你得一个一个问题，把这些问题解决，你这条路径才能走到头，所以一条新的技术路径，它会遇到很多挫折、很多磨难，你敢不敢于坚持？只有你敢于坚持，你才能走向成功。

记者：那您怎么会想到把挖沙子这个事儿跟科技创新领域的研究联系在一起？
刘韵洁：因为我小时候……你们知道那个蛤喇，那比较鲜的，那是在沙里面的啊，你得去挖呀，你得会看哪个地方有蛤喇，哪个地方没有蛤喇，那一片大沙滩，它是挖到沙底下，你才能挖出来。当然那个水面退潮留下的东西，你去捡它，很容易呀，也有收获。你可以啊，你就说比较容易的，我解决了，那不解决问题啊，去找那个深层的问题，你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道理，我就是这么一个比喻。

当年在海边挖沙的小男孩儿，现在成为了网络领域的“挖沙人”。
一直着眼长远的刘韵洁深知，真正的科技力量，不仅在于前瞻技术的探索，更在于后继之人的培育。在刘韵洁的带领下，紫金山实验室坚持以事业吸引人，给人才提供一个能干成事、能干大事的创新平台。实验室积极探索创新激励机制，最高赋予科研团队90%的科研成果所有权，这一比例在全国范围内都十分罕见。
刘韵洁：就打破了原来干好干坏都一样的被动的局面，把人才真正当成宝贝。我们的政府也是这样的一个态度来对待我们，大家的积极性越来越高。
如今，勇攀科技高峰的“作业”如同一个强磁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书写者”。紫金山实验室研发队伍已超过1000人，科研人员博士比例超过30%，平均年龄34岁左右。
张晨：就是院士教会我们说，你要用长周期去思考一个远大的目标。这样你前面有一个大的方向，就像北极星一样。
张晨，“90后”，年纪轻轻已是紫金山实验室未来网络研究中心副主任，对于院士的“淘沙”理念，张晨有着自己的感悟。
【访谈】
张晨：院士说的这个“挖沙人”的理论呢，这过程确实很痛苦，你可能挖到最后啥也没有，然后你这手还搞破了，对吧？但是为什么还要去挖呢？你要先有判断。就是你觉得这块沙子下面，虽然它的表面上，你没有看到底下有什么东西，但你经过长期的分析，然后我洞察到这个沙子底下应该可能有钻石，有漂亮的贝壳儿。最开始，未来网络这个概念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比较虚，但他就是一个总去挑战自己的人，就把未来网络当成一个事业做起来了。国家呢也把未来网络列到十四五的规划里面去了。当然这个离不开院士持续呼吁，因为他心里面有个信念，觉得这件事儿我挖个十年、二十年，我一定能挖到宝藏。所以我们平时遇到一些困难，你的目标不会丢，它是一个长周期的一个导向的东西。我觉得今天好像，虽然我只走了一米，但我这一米走在了正确的路上，那明天我就可能会走五米，第一，我不会后退，第二，我不会左顾右盼，往别的地方走。
在张晨的办公室，有两张白板被画得满满当当。

张晨：平时没什么思路，大家碰撞的时候就在这儿。
记者：院士有在这儿跟你们碰撞过吗？
张晨：嗯，也碰撞过，也碰撞过，也画过。

刘韵洁的亲力亲为，团队成员们耳濡目染。在刘韵洁选择的专业里，因为他在，专业有所改变，在他所处的团队里，因为他在，周遭的人、氛围，乃至认知也有所改变。
魏亮：亲力亲为。就是有一些这个技术交流，其实可能有的也比较细节了，但是院士他还会参与。
魏亮，2009年师从刘韵洁，攻读博士学位，现为江苏省未来网络创新研究院团队总监。

【访谈】
魏亮：他对他做的这个工作，觉得还是非常有价值。他希望把创新的技术、创新的成果介绍给行业的专家、一些合作伙伴。

记者：您看到一个80岁的老人在这边激情澎湃地去做介绍，去描述这个未来网络的未来的时候，您有没有感慨于一个人对于梦想的这种执着、这种劲儿？

魏亮：嗯，对对对。院士真的这一辈子不断地推动网络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他就是网络领域的一个“追梦人”。十年如一日，三十年如一日，一辈子干一件事，院士就是一辈子就是搞网络，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遇到一些困难的这个时候，想着，如果我们像院士一样咬咬牙，也许就能把这事儿做成了。坚持，是我们的这个法宝。你如果看到他的那种工作的这个劲头，你会特别特别佩服他。
记者：他让您最佩服的一个瞬间是什么？
魏亮：让我特别佩服的一个瞬间，也特别感动的，有的时候，我们晚上九十点钟讨论问题，院士有的时候拿出药片，吃完药之后继续跟我们讨论问题。（夜里）十点、十一点。我就特别特别佩服院士，他本身也高血压，然后有一些基础的疾病嘛，他相当于也是带病坚持工作在科研的第一线。院士都这么能拼，很多时候我也会加班到很晚。

陈平平：院士每次真的是能够启发我，要不忘初心、敢闯新路。

陈平平，2019年从企业更换平台，进入紫金山实验室，现为紫金山实验室未来网络研究中心党总支书记、总工程师。
【访谈】
记者：您从企业跨越到科研的团队里面，您觉得刘院士所带领的团队氛围跟以前的企业的氛围有什么样的区别？
陈平平：我觉得呢，分工不同。我在企业的话我们是面向具体的产品，关注的是一到两年的事物。我要生存，所以我做研发，我不可能做五到十年以后的产品。那么做研究呢，你又不可能就做一到两年的研究。你要做的研究是要看到五年后、十年后，要探索“无人区”，就你不知道要做什么，凭什么要投大量的人力、物力开展这项研究工作？这个研究方向怎么走？为什么要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不是假问题？选前瞻性的方向，其实也是很容易得到人质疑的。

院士给我们上过不止一次党课，真的是能够启发我。要不忘初心，敢闯新路。“敢闯”是什么？很多人是迈不开步子，要敢于去突破那一层。其实做研究的时候，很多事，你突不破那一层，你就站在外面看。你突破了之后就会发现，里面还有很多门道，又有很多事儿可以干了。
院士给我们真的是感觉，这是一个“老青年”，这种感受。甚至我们一起去参加实验室的秋游活动，他跟我们一起参加了趣味游戏的接力，那不像一个80岁的人参加的一个活动。
记者：那我想反过来问，就是，有没有哪个瞬间您觉得他也80岁了，他真的是个老人了？
陈平平：就院士给我们呈现的状态，就很少表现出来，但其实仔细观察，偶尔其实能看到的。有几次晚上就感觉可能他真的很疲惫，他可能就走开，他不想在我们面前呈现出我老了，我怎么着了。就这一点其实非常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因为我现在观察到，我们很多年轻人其实有一种“躺平”状态，说这个社会太“卷”了，他的思想就开始转变，反正都能生存嘛，有口饭吃，都能活得下去。但是真正地在这个社会当中，在这个国家当中，撑起来很多方面的那些人，那他一定不是这个状态。院士80岁，按道理应该颐养天年，在家好好享受晚年，这不是最好嘛，而且他哪需要现在这么拼啊？他可以享受啊，那他为什么还这么拼呢？
记者：80岁了为什么还这么拼？有没有想过退休，或者像大多数老人那样含饴弄孙，享受一下天伦之乐？
刘韵洁：我为什么80岁还坚持做这个事情？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没有做完，人的年龄毕竟是自然规律，谁都不可违背，剩下的时间也不多，就尽量能够跟他们一起往前多走一点，使中国的优势更大一点，这个是我很大的一个理想。这个也是我自己的选择，这个网络的领域，我认为非常有魅力，因为它的挑战都是全世界问题。

我认为创新需要情怀，你只有对它，尽是朝思暮想，去想它，去热爱它，你久而久之，你就会发现深层次的问题，通过你的勇气也好，智慧也好，就会找到新的技术路径。 

我是有情怀在什么地方？就中国在网络这个领域，如果没有自己的自主权，就会受制于人，我认为这个使命担当，这是我能够坚持走到现在的一个很大的动力。因为我们从小都是党培养起来的，国家花这么多钱培养我们，那如果我们不为国家作出一些担当，不承担自己能够承担的一些责任，我觉得是不应该的。最主要我看到希望，我看到中国的机会，机会有大机会有小机会，我认为这是一个大机会。国家有这么一个布局，我们这些做技术的人员不把它做好，从良心来讲，从各个方面来讲都说不过去。我不是觉得是一个负担，我觉得是一个机会，也是有幸在这个领域能继续走下去。
    记者：所以您之前一直提到创新需要情怀，需要一种朝思暮想的热爱。那如果您团队的年轻人问您，“最美科技工作者”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您会给出什么样的关键词？
刘韵洁：我认为“锲而不舍”，我非常欣赏“锲而不舍”。
记者：那么也可以说总书记给您布置的这份“作业”已经成为您一辈子的一个功课，但是网上我们看到有些人说想“躺平”，您作为一个过来人或者作为一个前辈，您觉得人生真的能够“躺平”吗？ 

刘韵洁：其实我个人看法，这些“躺平”的人，缺乏一种理念，就是做什么事儿啊，都有冠军，每个行业都有冠军。那你“躺平”，是一个“躺平”的结果，我不“躺平”，（是）我不“躺平”的结果。我认为任何事情都要兢兢业业把它做好，做好了，一旦有机会，它第一个找到你。我的机会在哪儿？我是从一个技术员，通过努力，变成室主任，变成副所长，变成所长，又马上调你去领导六个人，包括我自己，那你就都是一步步……又从六个人变成电信总局的副局长，变成数据局局长，那不都是靠自己努力吗？ 
记者：就像您这个腰板一直挺得特别直。
刘韵洁：因为好多事，你自己决定不了自己，扎扎实实把眼前的工作做好，以后机会总会眷顾你，我相信这一点。
记者：那您认为中国在这个互联网的下半场是不是可以挺直腰板儿？
刘韵洁：我认为，中国完全可能引领。所以你们这样一个媒体宣传为什么我们比较重视，如果我们尽快地形成一个规模化的一个优势，中国这么大的市场，我认为中国肯定在互联网下半场取得成功。我认为这是中华民族对全人类作出贡献的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也是非常难得的一个舞台。

【宣传带】

【记者】

在对话中，刘韵洁院士向我描述着他心里那个很大的理想。
【录音】

使中国的优势更大一点，这个是我很大的一个理想。

【记者】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中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任重道远，我辈当有新作为。这是一名科技工作者的初心与使命，是对创新的情怀与热爱，更是对时代、对祖国的责任与深情。

【录音】

中国做不出来？做得出来！我是有情怀在什么地方？就是中国在网络这个领域如果没有自己的自主权，就会受制于人。

【记者】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每当发现一处“不完美”，解决一个问题，对于刘韵洁而言，这就是快乐的事，也是在担他的责任。
【录音】

我希望在变革的时候，中国能够引领，要有中国的解决方案。

【记者】

他不断开拓，用远见超越未见，以心血和智慧助力中国互联网之梦；他用半个多世纪的朝思暮想，向年轻人传递着安顿内心的宝贵力量。

【录音】

我不是觉得是一个负担，我觉得是一个机会，也是有幸在这个领域能继续走下去。
【记者】

和他的对话，我也在接受着某种浸润。如何才能触及理想？如何持之以恒，将热爱进行到底？那些盘旋在很多人脑海已久的问题，在这次对话中找到了答案。

12

